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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与日常生活传统礼仪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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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是一个“魂”，“魂”一定要依附于某一个“体”上，这个

“体”就是社会。社会的衰落会使文化成为一个孤魂，只能在观念的形态里飘

荡，无法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层面。恰恰在中国，只有市民没有市民社会，最缺乏

公共生活以及与之相呼应的节日的文化礼仪。学院化、精英化之下，小传统的衣

钵传人士绅离社会渐趋遥远，观念有余，身体力行难为。广大乡村的中、小学教

师等基层知识分子，在社区重建、社会重建、小传统传承中，能否扮演重要角

色，社会期待着。 

   

一、日常生活中传统礼仪的崩溃 

    

总地来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式微、在衰落，这是一个趋势。在日常生活中，在很

多地方，现在越来越找不到“中国”。我们不妨把中国分成两个区域，一个是经济最发

达、媒体最集中的区域——沿海以及交通比较发达的城市——这是被全球化深刻影响的

地方。这些地方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生活方式已经与西方人越来越接近，共享着好

莱坞电影，玩F1赛车，说英语，吃西餐，过圣诞节、复活节、情人节。他们中的很多

人，讲起西方的习俗头头是道，说起中国却不甚了了，已经渐渐成为地球村的成员。与

之相对，中国还有一块没有被全球化波及的区域，比如说农村、少数民族地区，那里依

然保留着一些民俗化的传统，但是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中，这样的地方正越来越

少。 

    文化这个东西很复杂，它是一套价值、是一些观念、是一系列的生活方式，同时也

是一套具有公众性的仪式。对文化的感受和传承都需要一套礼仪，现在中国文化这套礼

仪可以说已经崩溃了。在我小的时候，春节有春节的样子，一家人在一起包饺子、包汤

圆，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动手做的。问题不在于做，在于做的过程，正是这个做的过程给

人一种节日的氛围，但现在这些东西已经被快餐化、社会化了。今年虽然开始恢复几个

传统节日作为公众假期，但是这些节日也就被看成是一个不用上班的休息时间。节日与

假期是不一样的，假期是私人的，而节日是公众的，公众的节日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

义。在今天，中国的节日，无论是国庆，还是春节、中秋，都被私人化了、假期化了，

它们不再具有民俗节日应有的一套文化仪式，这套仪式在过去曾经是非常丰富的。物换

星移，人的内心与宇宙、与自然、与文化相通的一套规则被破坏，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出

现了断裂。 

    是否现代化、全球化必然如此？不尽然。同样的东方，如果过春节的时候在香港，

你就可以看到每年初一有国泰公司组织的花车巡展、年初二晚上维多利亚港的烟花汇

演，这都是公众的仪式。与之相对，现在中国大陆这些仪式已经没有了，如果有的话也

仅仅是私人的、家庭的，而非社区的、地方的、公众的仪式，这是一个很大的衰落。当



 

韩国人将“端午祭”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真是“礼失求诸野”——这个

节日仪式是由中国流传到韩国去的，韩国迄今保存得很完整，得到了世界的肯定。而在

中国，这套东西却完全消解了，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礼仪的崩溃。没有了这套礼仪，要把

中国文化的价值继承下来，很难。 

    这套礼仪为什么会消失了呢？最早是受到政治运动的打击，人们认为这都是封建

的、迷信的，全球化之后又受到了西方的冲击。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现在是有市民，没

有市民社会。如果有社会的话，一定会创造出一些仪式来巩固这个社会。现在中国的农

村里面可能有些家族在复兴，他们还有可能通过宗族的仪式来恢复逝去的礼仪。在城

市，都是陌生人，人们搬进新的社区，这些社区完全是功能性的，不具有文化性。人与

人之间没有宗族、乡里的联系，很远很疏离，我把它称之为非人格化的关系，或者说是

契约关系、市场关系，很少有非市场的、人格化的交流。这套礼仪的消失导致我们在日

常生活中看不到中国，导致年轻人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作为自己的日常生活仪式。即使

是洋节，无论圣诞节、情人节，在中国也都是私人性的，与公共生活没有关系。在今天

的中国，缺乏的恰恰是公共生活，是公共生活中的文化礼仪。现有的祭黄帝、祭孔子、

祭大禹，活动背后都充满着商业的色彩、经济利益的冲动，这些都与日常生活没有关

系，甚至是反日常生活的。 

  

二、镜子：台湾、新加坡 

     

礼仪的衰落是可悲的。在儒家文化的核心区域中国大陆，这套礼仪的衰落非常严

重，而同为儒家文化圈的香港、台湾、新加坡与韩国，传统文化都远比中国大陆保存得

好。 

    我曾在新加坡度过当地的中元节，感触颇深。中元节源于佛教《大藏经》中目莲救

母的故事，自古就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拜祭亡魂的“鬼节”。体验新加坡的中元节，就不

难看出传统文化在一个社区、一个群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新加坡同样处在全球化之

中，由于昔日的甘榜（马来语音译,也就是故乡、家乡的意思）都变成了新的城镇，当年

守望相助的“厝边”（邻居的闽南语发音）各分东西，平日难得一聚，每年农历七月十

五的中元节宴会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欢聚叙旧的机会。同住一个组屋区的居民，新老

“厝边”齐联欢，借此机会联络感情。中元节集会还让在同一商业区做生意的商家小贩

加强联系，让同公司、同工厂的员工增进感情。许多大企业、大酒店的华裔员工欢庆中

元节，洋老板、洋主管都会来凑热闹，他们为的显然不是拜“好兄弟”（老百姓在中元

节期间为避讳，将亡魂称为“好兄弟”），而是为了入乡随俗，与属下融洽关系。不同

种族与不同宗教信仰的同事、工友一同参加中元节宴会，这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体现了

中元节的多元性。同时，中元节也给慈善福利团体、社区组织提供了筹募善款的大好机

会，许多民间福利机构、宗教福利团体、民众联络所，都可以在中元节筹募到大量善

款。中元节歌台，每晚演出二三十台，表演通俗歌舞和连场谐剧，新加坡本土的俗文化

奇观，也只有在中元节才看得到。 

    我曾六次到过台湾，深感台湾在保护、传承传统文化方面比大陆做得好。最近开放

大陆游客赴台旅游，我建议大家不要把重点放在欣赏山光水色上。就景观而言，无论是

城市时尚还是自然风光，台湾都无法与大陆相比，但台湾在保护草根文化方面，令人惊

叹。中国大陆的自然景观世界一流，但到处都被商业开发所破坏，城市乡村逐渐失去特

色，走到哪里，基本都是一个模式。台湾是一个小小的岛屿，但每个县市都有自己的特

色，同样是台东，花莲、屏东、宜兰，就很不一样。如今在北京、上海，还吃得到地道

的小吃么？没有了。我们现在推崇的是连锁餐饮，风味小吃都被摧残殆尽，而在台湾街

 



头，到处都是价廉物美的小吃，草根文化保存得非常完整。我最喜爱的一种咸豆浆，小

时候在每一条街道的小饮食店都有卖，真是妙不可言。如今在上海就只有永和豆浆连锁

店出售，但味道已经不再纯正——全球化就是平庸化。几前年我去花莲，竟然在东华大

学旁边一家非常“土”的早餐店里再次喝到童年的美味。台湾真正的魅力就在这里，在

这种草根文化中，在到处都洋溢着的人情味中。文化人像文化人，儒雅有礼；民众像民

众，淳朴大方——那是一个在大陆已经流失了的中国。中国文化在哪里？不在大陆，而

在宝岛台湾。 

  

三、社会的衰落会使文化成为孤魂 

     

在历史上，新加坡、香港没有经历过类似“五四”那样的启蒙运动，台湾、日本、

韩国经历过类似的启蒙运动，但是并未像中国大陆这样有过全盘反传统的历史。在这些

地区，传统文化能够被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但是在中国大陆，从五四到文革一直到上

世纪80年代，传统受到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如今已经支离破碎，不再具有完整性。从晚

清开始，中国人落后挨了打，就要“迎头赶上”，学习最新的东西，学习现代化。中国

人一方面很保守，另一方面又非常地逐新，这是中国人性格中矛盾的两面。传统与现代

似乎势不两立，日本、韩国、新加坡就没有中国这般地泾渭分明。 

    很重要的是，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在整个现代化进程当中，社会没有被解体，

得以相对完整地保持下来。地方自治、传统族群的保持乃至新社区的出现，都是这些地

区现代化之中的一部分。文化是一个“魂”，这个“魂”一定要依附于某一个“体”

上。这个“体”应该是社会，靠国家是不行的，国家不需要文化，只需要意识形态。这

里说的文化是一种民俗意义上的文化，是能够把社会整合起来的一套礼仪和价值观念。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社会不断被解体的过程，不仅表现为传统的家族、宗教的解

体，也表现为新的社会团体迟迟没有产生，即使产生了，也缺乏制度化和合法化。上世

纪80年代以后，开始提倡“小政府大社会”，提出建立新型的社会，传统文化有了振兴

的希望。但是这几年，“小政府大社会”似乎不提了，变成了“加强政府的执政能

力”，很多本应该由社会发挥的功能，又重新回到政府身上。社会的衰落会使得文化成

为一个孤魂，只能在观念的形态里飘荡，无法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层面；而由政府意志推

动的文化背后，往往或明或暗地带有意识形态动机；由商业推动的文化，更充满了铜臭

味。中国文化在哪里？ 

四、脱离社会的士绅使传承失去依托 

     

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国叫做“士绅”。士绅在文化上承担着两种功能：第一是大传统

的传承，士绅们通过对经典的书写、阐释和宣讲，为天地立心，为社会确定基本的价

值，这被称为精英文化。第二种功能是在小传统之中，士绅作为地方特别是社区与乡村

的领袖，通过言传身教，教化天下，形成一代风气，感染天下百姓。传统中国的士绅是

社区中的核心人物，没有士绅就没有社会，因为他们在社区中是最有影响的人，最具道

德权威的人。通过士绅肩负的这两种功能，社会与国家之间才得以相互沟通。 

    晚清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代知识分子继续发挥着传承和创造大传统的功能，

其中一些人成为学院精英，一些人成为媒体的意见领袖。但是在小传统领域，在地方

上，知识分子的影响已经逐渐衰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是相当一批知

识精英被学院化、专业化了。他们逐步脱离农村，脱离社会，即便身处大城市中，也与

这个城市没什么关系。他们长期生活在学院里面，不知民间疾苦，即使是那些激烈的左



派，发出的抗议之声也只是道义上的想象，无法像过去那些生活在社区中的乡绅一样，

对百姓的疾苦有深切的体会。这种断裂产生之后，今天的知识精英就与社会越来越没有

联系，不再像传统士绅那样在基层社会里扮演一个精英的角色。基层精英的角色现在是

由另外一些人来扮演——商界领袖、退伍军人以及其他地方势力。 

    当城市知识分子们离社会渐趋遥远，只是通过媒体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参与

社会的情况下，希望或许在乡村知识分子身上。那些在乡镇基层的中小学教师，能否扮

演过去士绅的角色？能否在社区的重建、乡村的重建方面，成为新的社会精英？还是知

识分子注定只能边缘化，他的角色已经让位给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然而，那些商业精

英和政治精英对文化又有多大的兴趣呢? 

  

结 语 

    

 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多元，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文化的特点也是多元，和谐的

真正意义是和而不同，如果都是“同”，就不成其为和谐了。人们可以在不同的文化取

向——西方和本土不同的趣味里面作出自己的选择，这是现代人自由的地方。全盘西化

与全盘守旧都很可怕，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缤纷灿烂的世界。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时

代，民俗文化实在太微弱了，每天、每小时、每一分钟都在流失。假古董的修缮不代表

中国文化的复兴，时尚式的读经也未必找得到中国。重要的是珍惜中国文化的“魂”，

并为这个魂重建现代社会之“体”。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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